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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鬘經講記》：「《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簡稱《勝鬘經》，為真常妙

有的大乘要典。」( Y 3p1 ) 

 

《勝鬘經講記》：「在本經以前，佛在給孤獨園，將說法鼓經時，王及夫人1，擊

鼓奏樂來聽法。佛說：我今將擊法鼓，即宣說真常大我的法門。在這次法會中，

王及夫人對真常妙有的法門有了真切的信解。」( Y 3p24 ) 

 

《勝鬘經講記》：「在這裡可以附帶說明的，是（因圓果滿的）如來有色相呢，還

是無色相的？這在中國古代，大有諍論。有人說：佛是無色的。有人說：佛是有

色的。研究真常妙有的大乘經根本義，是宣說如來有色的。這是針對二乘而來，

小乘如說一切有部等，說佛入無餘涅槃，即灰身泯智，不可談有色有心。如上座

部等，說佛入無餘依涅槃，色是沒有了，但能斷煩惱的淨智，是有的。這即是有

心而沒有物質的。與大乘近似的大眾部說：『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壽量

亦無邊際』；『佛遍在』；所以，入無餘依涅槃（也可說不入涅槃的），不但有智，

也還有色。大眾部等，和《法華》、《勝鬘》等經的思想極近。常住妙有的大乘，

評破聲聞乘者說如來涅槃是無色的，所以特重視『解脫有色』。本經讚佛的功德

中說：『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即顯如來有色義。《涅槃經》說：『如來捨無

常色獲得常色』。又如《涅槃經》（三）說：『言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言是色

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大法鼓經》也說：『常解脫非名，妙色湛然住』；又說：

『諸佛世尊到解脫者，彼悉有色，解脫亦有色』。妙色湛然的如來解脫，顯示了

真常大乘的特色。如來的究竟果德，是有心也有色的。這在一切眾生，是本來具

足此清淨德相的，名為如來藏。所以說：『如來藏具相三十二』。這是佛法中妙有

真常大乘的根本義。」( Y 3p36~37 ) 

 

《中觀論頌講記》：「中國學者，把融貫看為龍樹學的特色。不錯，龍樹是綜合的

融貫者，但他是經過了批判的。這不像一般學者，不問他是否一貫，籠統的把他

糅合起來。現在為了要明瞭龍樹思想的真義，不得不分析一下。龍樹學的特色，

是世俗諦中唯假名，勝義諦中畢竟空，這性空唯名論，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

也是《阿含經》中的根本大義。凡是初期的大乘經，都異口同音的，認為勝義皆

空是徹底的了義之談。後期的大乘學，雖承認大乘經的一切空是佛說，但不以一

切空為了義的徹底的，給他作一個別解。大乘佛法，這才開始走上妙有不空去。

這又分為兩派：一是偏重在真常寂滅的，一是偏重在無常生滅的。要理解他們的

不同，先須知道思想的演變。龍樹依《般若經》等，說真俗無礙的性空唯名。但

有一分學者，像妄識論者2，從世俗諦中去探究，以為一切唯假名是不徹底的，

不能說世俗法都是假名。他們的理由，是「依實立假」，要有實在的，才能建立

假法。譬如我是假的，而五蘊等是實在的，依實在的五蘊等，才有這假我。所以

說，若假名所依的實在事都沒有，那假名也就無從建立了。這世俗諦中的真實法，

就是因緣所生的離言的十八界性3。這真實有的離言自性，在唯識論中，又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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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界的心心所法。意思說：離言的因緣生法，是虛妄分別識為自性的，所以成

立唯識。這樣，世俗可分為二類：一、是假名的，就是假名安立的遍計執性。二、

是真實的，就是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假名的遍計執性，是外境，是無；真實的

依他起性，是內識，是有。所以唯識學的要義，也就是「唯心無境」。這把世俗

分為假名有的、真實有的兩類，與龍樹說世俗諦中，一切唯假名，顯然不同。在

這點上，也就顯出了兩方的根本不同。虛妄唯識論者，以為世俗皆假，是不能建

立因果的，所以一貫的家風，是抨擊一切唯假名為惡取空者。他們既執世諦的緣

生法（識）不空，等到離遍計執性而證入唯識性時，這勝義的唯識性，自然也因

空所顯而不是空，隱隱的與真心論者攜手。 

真心論者，從勝義諦中去探究，以為勝義一切空，是不了義的。本來大乘經

中，也常說聲聞聖者證入法性後，沈空滯寂，不能從空中出來，不能發菩提心度

眾生，好像說性空是不究竟的。其實，聲聞的不能從空中出假，是悲心薄弱，是

願力不夠，是生死已盡，這才不能引發大行，不是說法性空的不究竟。要知道菩

薩大行到成佛，也還是同入無餘涅槃。但真心論者，把性空看成無其所無，只是

離染的空。菩薩從空而入，悟入的空性，是存其所存，是充實的不空。諸法的真

性，也可以叫空性，是具有無邊清淨功德的，實在是不空。所以《涅槃經》說：

「不但見空，並見不空」，這是不以性空論者的勝義一切空為究竟的，所以把勝

義分成兩類：一是空，一是不空。後期大乘的如來藏、佛性等，都是從這空中的

不空而建立的。真心者，側重勝義諦，不能在一切空中建立假名有的如幻大用，

所以要在勝義中建立真實的清淨法。這像《瓔珞經》的：「有諦（俗）無諦，中

道第一義諦」（真中又二）；《涅槃經》的：「見苦（俗）無苦（真空）而有真諦」

（真不空），都是在勝義中建立兩類的。他們把真常的不空，看為究竟的實體，

是常住真心。等到討論迷真起妄的世俗虛妄法，自然是，如此心生，如此境現，

公開的與妄識者合流。這後期大乘的兩大思想，若以龍樹的見地來評判，就是不

理解緣起性空的無礙中觀，這才一個從世俗不空，一個從勝義不空中，慢慢的轉

向。」( Y 5p12~15 ) 

 

《中觀論頌講記》： 

「֢֍எ݋    ۰ݓᄲ൑тֽ    тֽ૚ໝ࠹    ̶ҾѣϺܧ 

  тޥ    ̚۩ّߏଘϺ̙Ξ    тֽໝޢޘ    ̶Ҿٺѣ൑ 

  тֽ࿅ᑚኢ    ҃ˠϠᑚኢ    ᑚኢ৔ᇊீ    ̙࠰ߏ֍Ң 

外道常以十四句難佛，佛因沒有這些事實，一切置而不答。除了上列的八句4外，

還有六句是：如來死後去，如來死後不去，如來死後亦去亦無去，如來死後非去

非無去。身與命（我）是一，身與命異。死後去不去，就是有無問題；去不去，

就是有沒有如如不變的如來，到死後去。有如來到後世去，死後就有如來；不到

後世去，死後就無如來。所以去後世就是有，不去就是無。外道所問的如來，即

神我，有此四句。佛陀異名的如來，入無餘涅槃後，在不在，有沒有，去不去，

也同樣的引起常人的推論。然以佛法真義說，這都是戲論，根本是自性實有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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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執。「邪見深厚」的人，聽說如來入涅槃，不知涅槃界即一切法的本性空寂，

不可以有無分別，妄「說」入涅槃界即「無」有「如來」，這怎麼可以？就是阿

羅漢入涅槃，佛也不許說沒有，沒有就是墮入無見的。佛世時，有一比丘說：入

無餘涅槃，什麼都沒有。尊者舍利弗等，制止他不要這樣說，這樣說是錯誤的。

他不肯接受，佛就叫他來問他：五蘊是無常嗎？是無常的，世尊！無常是苦嗎？

是苦的，世尊！苦的是無我嗎？是無我的，世尊！無我離欲入解脫，可以說有無

嗎？是不可的，世尊！既不可以說有，又不可以說無，你為什麼說入無餘涅槃，

一切都無有呢？你是愚癡人，你是邪見人！佛不客氣的呵責了他。所以說死後無

有，這是極大的邪見！有的以為如來及阿羅漢入涅槃，不可說沒有，應該是有的，

不過是真常微妙的不思議有，以為有是可以說的。不知想像為妙有、真有，還是

邪見，在緣起假名中，說有、說無，都不是真實。在「如來」現證「寂滅相」中，

如何可說？所以「分別」說「有」，也是「非」理的。這執有的邪見，比較執空

的邪見要輕微些。說有只是一種執著，執著有如來，可以說如來有種種功德，顯

示如來的崇高偉大，教人生信心，捨惡行善，還不至於導人作惡。說無，那不但

是執著而已，簡直斷人行善之門，引人走上撥無因果的惡道，這該是多麼的危險！

經中說：『寧起有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如芥子許』，也可知執無的過失了。有

是從緣起法的存在而說的，無是從存在法的否定而說的，這都是世俗的，假名的。

真正悟入畢竟空性，得究竟解脫，『滅者即是不可量』。《阿含經》以從薪有火，

薪盡火滅作喻；此火的滅性，不可說何處去，更不可說有說無了。畢竟空寂，是

超越有無而不可以有漏心分別是有是無的。後期的大乘佛教，強調『如來實不空』

的妙有，以性空為不究竟，這顯然是執著如來是有了。否則，畢竟空寂性，離一

切戲論，如何執為不究竟？以性空為究竟而假說妙有，已經容易混入梵我的真常

妙有論，何況說不了義呢？中期佛教者說：如來以性空為法身，不可說有說無，

也唯有超情絕見，才能保持佛教的特色。所以在諸法「性空中，思惟」如來死後

去死後不去，是「不可」以的。因為如來從本已來，就是畢竟性空的。如來在世

時，破斥外人有無的推論，以不答覆表示此意。可是，「如來滅度」以「後」，有

所得人，邪見深厚，又紛紛的「分別」他的是「有」是「無」，是有無。灰身滅

智的無，與常住微妙的有，同樣的是戲論。戲論是虛妄分別，以為是確如所說所

知的。「如來」超「過」了「戲論」，其實阿羅漢等都過戲論的。所以外道以有無

等問佛，一概不加答辯。可是世間的「人」偏要妄自推度，「生」起種種的「戲

論」，分別如來的是有是無。從自性見出發的「戲論」，是「破」壞「慧眼」，障

覆了真智的。有此等戲論，即不能體悟寂滅性，不見法，也「不」能真「見佛」

了。這唯有破自性見，遠離種種戲論，開般若慧眼，才能真見如來法身。」( Y 

5p406~410 ) 

 

《中觀今論》：「太虛大師分大乘學為三：(一)、法相唯識學，(二)、法性空慧

學，(三)、法界圓覺學。我在《印度之佛教》裏，稱之為虛妄唯識系，性空唯名

系，真常唯心系。此大乘三系，可從有空的關係上去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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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者」所主張的：一切法畢竟空，於畢竟空中能成立緣起有，這是中觀宗的

特色。這即是「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其他各派，以為若一切皆空了，豈

不破壞緣起？故另立不空之有。而不知諸法之所以是畢竟空，就因為他是緣起

有；因為諸法是緣起有，所以諸法是畢竟空。若真的了達緣起有，必能通達畢竟

空；通達畢竟空，也必能知緣起有。太過派執空，對緣起的應有者不能善巧的知

其有；不及派執有，對於應空者又不能如實的知其空。進一步說：對於有而不能

善巧的知為有，則對於空也即不能善達其空。反之，對於空不能善巧的知其空，

對於有也即不能善達其為有。失空的即失有，失有的即失空。中觀者空有善巧，

一切空而不礙有，一切有而不礙空，這才是善取空者，也即是能善知有者！ 

  

「唯識者」，可說是不空假名論師。《瑜伽論》等反對一切法性空，以為如一切

法空，即不能成立世出世間的一切法。主張依實立假，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以

為一切緣起法是依他而有，是自相安立的，故因緣所生法不空。依他起法不空，

有自相，世間出世間法才可依此而得建立，此是不空假名者的根本見解。 

  

「真常者」，自以為是「空過來的」。對於緣起的畢竟空，他們是承認的。但空

了以後，卻轉出一個不空的，這即我所說的真常論者。他們以為：空是與小乘所

共同的，有些人止於觀空，以空為究竟，這是不圓滿的。頓根利智的大乘學者，

從空透出去，能見不空──妙有。《楞伽》、《勝鬘》、《起信》等經論，都是

承認妄法無自性，但皆別立妙有的不空，以此為中道。他們所講的不空，是在真

如法性上講的，是形而上的本體論，神秘的實在論。唯識家所說的有，側重於經

驗的現象的，所以與中觀者諍依他不空。這從空而悟證的不空──妙有，與中觀

所說的緣起有不同。中觀的安立假名有，是依緣起法而施設的；不空妙有者，本

質是破壞緣起法的，他們在形而上的本體上建立一切法。迷真起妄，不變隨緣，

破相顯性，都是此宗的妙論。所以要走此路者，以既承認緣起法空，即不能如唯

識者立不空的緣起。以為空是破一切的，也不能如中觀者於即空的緣起成立如幻

有。但事實上不能不建立，故不能不在自以為「空過來」後，於妙有的真如法性

中成立一切法。此派對於空，也還是了解得不夠。因為空而不得其中，太過了，

以致無法成立一切；這才轉過身來，從妙有上安身立命，依舊是真實自性不空。」

( Y 9p189~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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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他們的女兒即是勝鬘夫人。 
2 《華雨集第四冊》：「唯識宗立三自性：依他起性，是因緣生性，即唯識現；遍

計所執性，是於依他起而起種種執著，即離心實有（外境）；圓成實性，是於依

他起離遍計執所顯空性，即唯識性（心性本淨）。依他起性即心心所法，而以根

本阿賴耶識為依止，依之明轉染還淨；究竟清淨，即無垢識為依止。」( Y 28p299 ) 
3 《成佛之道（增註本）》：「無著所傳的瑜伽法門，依《解深密經》的顯了說，

站在五事不具** 的根性來說話。以為：一切無自性，一切假有，這是等於說什麼

都沒有，是不能成立一切法的，所以應有假有無自性，實有自性的二類，『依實

立假』才對。如說：『譬如要有色等諸蘊，方有假立補特伽羅；非無實事而有假

立補特伽羅。如是，要有色等諸法實有唯事，方可得有色等諸法假說所表；非無

唯事而有色等假說所表。若唯有假，無有實事，既無依處，假亦無有，是則名為

壞諸法者』。這在《解深密經》中，就分世俗為二類：『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

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

生自性』。遍計所執相：『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

自性性』；而依他起是：『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

所以這一系的根本立場：「或是無自性」的假有，叫做假說自性，遍計所執相。「或

是自相有」的『實有唯事』，叫做離言自性，依他起性。因緣生法是自相有的，

是一切法的緣生自性。或說為十八界性，界也就是自性不失的意義。這不是執著

而實有性的，從因緣生時，就是這樣自性有的，這與中觀者看作戲論相，似有而

實非有的見地，有著根本不同。至於依法而執為實有，是無自性的，那是二家公

認的了。」( Y 42p377~378 ) 

** 五事是指（一）種上品善根（二）清淨諸障（三）成熟相續（四）多修勝解（五）

已能積集上品的福德智慧資糧。 

五事不具：參見演培法師《解深密經語體釋》，p.218-p.220： 

一、未種善根：根有發生增長的作用，就是因，如花草樹木的根，有抽枝、發葉、

開花、結果的功能性。能生長世出世間的善法因性，叫善根。無貪等的三善根，

除造五無間罪的闡提有情不具外，是一切有情所具有的。此說未種善根，是未種

出世解脫的因性，若以出世的動機，修習出世的善行，熏成所有的功能性，是為

善根。……種善根是種菩提因，為求個人的解脫，修諸出世的善法，是種聲聞菩

提的善根；為求自他的解脫，修習六度與萬行，是種無上菩提的善根。 

二、未清淨障：障有惑、業、苦的三障。此本每一有情所具有的，現說為障，是

約強有力的煩惱，五無間的罪業，三惡趣的苦報說的。有此，就受限制，不能學

佛修行，但主要的在罪業。如荊棘叢中，長不起美麗的花果。所以心不清淨的眾

生，不能積集善根。 

三、未成熟相續：相續是有情的身心，沒有把他調成出世解脫的，叫未成熟相續。

相續未熟的有情，難調難伏，不說沒有種善根，就是種了善根，也不能成為解脫

的法器。如生牛皮，要想隨意的做成各種事物，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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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多修勝解：勝解，是對如來開顯的因果事理，流轉還滅的真義，獲得堅強

不拔的理解，不為任何天魔梵的邪說所動搖、移轉。有了這樣的勝解，就可勇往

直進的修學佛法，不中道而返了；不然，難免為邪見所動搖，而不能獲得解脫了！ 

五、未能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智慧是通達諸法真理的，福德是諸功德的源泉，

修行者所求，在此。福智二者，是入佛道的唯一資糧，沒有他就不能到達佛果。 
4 《中觀論頌講記》：「一般外道說我及世間，有常無常等的四句，有邊無邊等的

四句。初四句是：我及世間常，我及世間無常，我及世間亦常亦無常，我及世間

非常非無常。後四句是：我及世間有邊，我及世間無邊，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

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常無常等的四句，是約時間說的，邊無邊等的四句，是

約空間說的。」( Y 5p405 ) 
 


